
Volume 36 Issue 9 Article 10 

9-20-2021 

From Hu Huanyong Line to Mid-Spine Belt of Beautiful China: From Hu Huanyong Line to Mid-Spine Belt of Beautiful China: 

Breakthrough in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Change in Development Breakthrough in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Change in Development 

Mode Mode 

Xinyuan WANG 
Aerospace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4, China; 
International Centre on Space Technologies for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HIST)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Beijing 100094, China, wangxy@aircas.ac.cn 

See next page for additional author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Xinyuan; GUO, Huadong; LOU, Lei; and CHANG, Ruichun (2021) "From Hu Huanyong Line to Mid-Spine Belt of Beautiful China: Breakthrough in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Change in 
Development Mode,"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6 : Iss. 9 , Article 10. 
DOI: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210729002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9/10 

This Consultation of Academic Division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9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9/10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210729002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9/10?utm_source=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6%2Fiss9%2F10&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mailto:lcyang@cashq.ac.cn,%20yjwen@cashq.ac.cn


From Hu Huanyong Line to Mid-Spine Belt of Beautiful China: Breakthrough in From Hu Huanyong Line to Mid-Spine Belt of Beautiful China: Breakthrough in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Change in Development Mode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Change in Development Mode 

Abstract Abstract 
How to develop the west of China and how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China is a longstanding topic. More than 80 years ago, Mr. Hu Huanyong researche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agricult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the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450 million people and arable land at that time. Today, what we cal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is by no means the issue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lanting industry, but the 
issue of how to put forward new business forms and new high-quality developments that are suitable to 
the western region unde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This study combines Hu Huanyong Line 
with Mid-Spine Belt of Beautiful China (MSBBC) and expounds different themes under different times 
background. Hu Huanyong Lin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dden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dividing line in modern China as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ountry. MSBBC is the strategic need of 
the new land space planning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new era, and is the 
strategic move to reduce the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ast half and the west half.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Taking the MSBBC as the pioneer and demonstration 
belt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2) Taking the MSBBC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ified and 
differentiate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ing pattern; (3) Building the MSBBC in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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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
科学认知的突破与发展方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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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西部开发与东西部发展平衡的问题是由来已久、历久弥新的一个话题。80多年前，胡焕庸立足于

当时的国情开展人口分布与农业区域开发问题研究。今天，我们所说的西部开发，决非传统农业的种植业开

发问题，而是在新时代的国情下如何提出适合西部的新业态与新发展的问题。“胡焕庸线”（以下简称“胡

线”）与“美丽中国中脊带”（以下简称“中脊带”）的提出，反映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关注着不同的发展

模式、方式问题。“胡线”是近代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人口密度突变分界线的特征反映，“中脊带”则是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下的国土空间新规划的战略需要，是缩小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战略抓手。提出如下

建议：（1）把“中脊带”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示范带；（2）把“中脊带”作为构建国土空间战略发展

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3）把“中脊带”打造成为内外循环发展的枢纽通道；（4）把“中脊带”建设成

为生态安全屏障带、国防安全保障带与新的宜居生活区；（5）“中脊带”要创造并形成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模式；（6）把“中脊带”发展战略与国家其他战略相对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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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10729002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Y95018033D）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1年8月22日

学部咨询
Consultation of Academic Divisions

当今，我们正处于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从瑷珲（今用“爱辉”）到腾冲的人口密

度突变分界线即“胡焕庸线”（以下简称“胡线”）



  院刊  1059

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科学认知的突破与发展方式的改变

就是我国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典型现象的分界

线，而构建“美丽中国中脊带”（以下简称“中脊

带”）则是缩小“胡线”两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战

略抓手。研究与认知从“胡线”到“中脊带”的内涵

变化，以及未来科学战略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

深远的战略意义。

1 “胡焕庸线”与“美丽中国中脊带”提出
的时代背景

1.1 “胡焕庸线”提出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前夜，东

北已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人口开始流入关内[1]；随后

的全面抗战时期，大半个中国都是战火纷飞的状态，

更产生了大规模的中国人口向西迁移现象。在决定长

期抗战国策之后，开发西北和建设西北的旗帜又被高

高举起来[2]并成为当时热门话题之一。1935 年，中国

人口 4.5 亿，中国人口是否过剩？还有没有适合移民

之所？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移民问题不仅是

政府也是科学界需要回答的问题。胡焕庸[3]在《中国

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一文写道：“年

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者，日见其多，中国

人口是否过剩，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

能，其实当今亟须解答之问题，各方面对此之意见，

甚为分歧。”针对这个亟须回答的问题，胡焕庸在统

计资料不全且难以收集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终

于铸就该不朽的名作。“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

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

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

里，约占全国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

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

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

口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

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人口比例“其多寡之悬

殊，有如此者。”[3]这条“瑷珲—腾冲线”被后人称

为“胡焕庸线”。

1.2 “美丽中国中脊带”提出的时代背景
2013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及

有关专家到北京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进行

座谈。李克强在座谈会上提出了“胡焕庸线”“该不

该破？能不能破？如何破？”3 个问题。中国科学院

学部遂于 2015 年设立学部咨询评议项目“‘胡焕庸

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对此进行专门研

究。

对于“总理三问”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与讨

论[4-8]。基于前期的系统分析研究，郭华东等[9]对在新

时期、新发展条件下，“胡焕庸线”应该破及其依

据、“胡焕庸线”可以破及其理由、破解“胡焕庸

线”的思路给出初步认识与建议。在 2017 年 12 月，

“‘胡焕庸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项目

组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讨论如何破解

“胡焕庸线”时，学者们对于近 80 年来中国人口突

变线的位移而形成的包络带——这在呈金鸡状的中国

版图上此区处于“中脊”的位置故称“中脊带”——

进行热烈讨论。郭华东结合党中央对于美丽中国建设

要求，在会议上提出把“美丽中国中脊带”作为破解

“胡焕庸线”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战略抓

手之建议。

2 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是
科学认知的改变

2.1“胡焕庸线”是近代的人口密度突变分界线，
刻画了线东、西两侧人口密度的差异
胡焕庸根据当时的县（区）为统计口径的人口数

据，分别做了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事实上，

胡焕庸并没有在其文章的附图中直接画出“瑷珲—

腾冲”这根直线。这是由于该图是按照行政县域进行

的人口统计，即在一个县域内人口被看作是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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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如果从瑷珲—腾冲直接拉一条直线，那么

就会破坏一些县域的完整性，从而打破按照县域人口

分布均匀的假设前提[10]。

人口数量、质量与密度是社会、经济、生活方式

与环境的综合反映。中国人口格局形成是作为农业

大国的人口在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长

期演化的结果。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

区是在黄河冲积平原和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河

北平原。葛剑雄[11]提出那时人口疏密分界线应该是燕

山—太行山—中条山—淮河。此后经历了“永嘉丧

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几次大规模自北向

南的人口迁徙活动，以及明清及民国时期“山西洪洞

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

等几次大规模移民，使得中国人口分布的格局在不断

调整。1935 年，胡焕庸提出以“瑷珲—腾冲线”将我

国人口分布分为东南和西北人口疏密悬殊的两部分，

这反映的就是近代中国人口密度分布格局的状况。

我们对《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

图》 [3]一文中给出的数据进行较精确的计算表明：

1935 年，若扣除现在属于蒙古国的地区人口，则“胡

线”西部人口占总数的 3.21%，东南人口占 96.79%。

到第六次人口大普查的 2010 年，“胡线”西部人口占

全国比例增加到 6.35%。75 年间，西部人口比例增加

了 3.14%，比 1935 年约翻了一番；而“胡线”西部人

口的绝对数量更是 1935 年的约 4 倍。“胡线”两边无

论相对数量或是绝对数量绝不是什么“岿然不动”。

近代—当代的人口密度变化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变化

的转折大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80 年代初期，这

个时间的分界也暗示中国脱离传统农业发展模式而伴

随全球化征程开始走向了新的发展模式[10]。

“胡线”是中国近代的人口密度分布的突变线。

至于这条线与一些自然要素甚至人文要素的应合，那

是因为这条线位于农牧交错带背景下。我们既不能把

“胡线”与降水线、生态线、文化转换线等分界线等

同，也不必用“胡线”去综合它们。“胡线”原本就

是反映中国人口分布的疏密情况，是中国人口地理的

重要分界线。“少量关于胡焕庸线的引申研究和应用

属于穿凿附会的形式命题，是对胡焕庸线概念的一种

不恰当的‘学术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12] 

2.2“美丽中国中脊带”因规划未来新发展空间而
提出，其地理学背景是农牧交错带
农牧交错带是自然与人类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生

产、生活空间。中国东北—西南走向的农牧交错带，

是纬度地带性与经度地带性再加上山地垂直地带性下

的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综合反映。由于自然条件的差

异，中国农牧交错带又形成东北段与西南段的不同。

东北段的农牧交错带是纬度地带性与经度地带性的

叠加。北方农牧交错带生产特点的形成也许可以追溯

到距今 4 500—4 300 年前龙山时代的前期[13]。而西南

段，由于青藏高原东缘及中高山地的影响，呈现出山

地农牧交错带的特性，即在纬度地带性与经度地带性

上再叠合山地垂直地带性的作用，形成诸多民族分布

其中。

“中脊带”是基于“胡线”东南、西北两侧传统

的半农半牧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并考虑未来国家战略

新发展需要而建议划定的自东北到西南的地域空间。

在呈金鸡形状的中国版图上，此区处于“中脊”的

位置（图 1）。在划定边界时，考虑到县（区）级行

政区域的完整性并进行适当调整。“中脊带”核心区

涉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

夏、四川、云南 9 省份，旁及辽宁、河北、青海、重

庆等省份。此区是我国相对贫困区集聚带，是生态战

略防护带，也是国家战略空间安全带。

3 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是
发展方式的转变

80多年前，胡焕庸是立足于传统的农业且当时

4.5亿人口与可耕土地尖锐矛盾情况下，讨论人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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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与农业区域开发问题：“今试就国境以内，加以检

讨，其犹有地形平坦，土壤肥沃，雨量相当充分，而

人口亦比较稀少者，殆惟满洲北部嫩江流域一带之

地，……是为国内惟一可供移民之区”[3]。然而，当

前我们所说的西部开发，决非传统农业的种植业开发

问题，而是新时代适合西部的新业态与新发展的问

题。

3.1 中国传统农业的持续密集型生产发展模式特征
中国历史发展模式是指曾经真实存在于过去中国

的发展模式。一言以概之，是在以农业为主流产业的

历史演进过程形成的发展模式。形成的朝代更迭、

不断复生的封建社会管理与经营过程一直延续2000余

年。

Samir[14]提出地中海/欧洲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发展道

路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欧洲中心的历史资本主义不

断将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大量驱赶出去，这种历史资本

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后来征服了美洲才得

以疏解外流人口的问题。而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中

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完全不同，它是确立而非泯

除农民争取土地的权利，并从而强化农业生产，同时

将工业制造分散到乡村地域。这使得中国在当时许多

的物质生产领域都大幅超越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的

成功，才造就了现代欧洲超越中国。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对于中国政治和

图 1   “美丽中国中脊带”位置与分段图
Figure 1     Location and segmentation map of Mid-Spine Belt of Beautiful China (MSBBC) 

黑色虚线指示“胡线”，红色多边形指示“中脊带”边界
The black dotted line indicates the Hu Line, and the red polygon indicates the boundary of the MS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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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模式的稳定，建构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模

型——筑基于农业持续的密集生产，于是形成“胡

线”东侧的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特点。在中国东

部，如黄淮海平原区，从农业发展、商品交换、市场

形成及其演变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基本符合克里斯·泰

勒的理想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形成的要素与条件[15,16]，

在长三角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同样具备这样的特征[17]。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逐渐

形成的城镇及其体系空间结构，是在农村市场服务为

中心基础上演化发展起来的一种模式。

3.2 “美丽中国中脊带”新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考
相比于东、西部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中脊带”

的承载力可谓介于其间。“中脊带”是为了缩减东

西部发展不平衡、获得区域发展更充分而提出的战

略对策。“中脊带”是要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国防建设等多方面融

入高质量发展之中，其未来空间战略发展规划至少考

虑 6 个方面。 

（1）把“中脊带”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示

范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通

过吸收当代新科技革命成果，实现国家生态化、数字

化、智能化、高速化、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结构对称

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

建设。新基建主要包括 5G 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

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

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涉及诸多产业

链，是以新发展为理念，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

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作为具

备一定生态承载力的“中脊带”，是率先进行新基建

的理想国土空间区域。

（2）把“中脊带”作为构建国土空间战略发展

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角度，可

将我国划分为 3 个一级国土空间区域，把“中脊带”

作为构建国土新的战略空间格局的一级区域来规划

发展，并根据“美丽中国中脊带”自然与社会、经

济、文化等的不同，可以分为“三段”（“四区”）

（图 1）：东北段（I）——黑龙江、兴安生态旅游经

济带区；中段 1（II-1）——鄂尔多斯—呼和浩特—

张家口—大同—锡林郭勒生态经济文化带区；中段 2

（II-2）——西安—兰州—银川—太原生态经济文化带

区；西南段（III）：重庆—成都—昆明—瑞丽生态经

济带文化区。

（3）把“中脊带”打造成为内外循环发展的枢纽

通道。“中脊带”位于中国版图重要的、特殊的位置

与区域，处于中国东北—西南贯通的枢纽位置。“中

脊带”作为东西联动的传递带、新旧动能的转换带、

新基建的示范区，是“双循环”的枢纽，更是内需新

经济的重要启动区。打造此枢纽可以首先以“成渝双

城经济圈”—“西安城市经济圈”—“昆明经济圈”

并与中—缅通道连接为启动段，构建拉动中国西南区

域发展动力区，打造西部合作的改革开放发展平台，

再向北部延伸，逐步构建区域联动一体化发展。

（4）把“中脊带”建设成为生态安全屏障带、

国防安全保障带与新的宜居生活区。① “中脊带”跨

越不同的自然与人文地带，自然生态环境丰富多样，

民族与人文资源丰富多彩。有利于打造新型城乡宜居

生产-生活-康养带。把“两屏两带”（青藏高原生态

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

防沙带）进行整合，构造“中脊带”成为一个完整的

生态安全屏障带；把“中脊带”的“四区”打造成四

季旅游与康养的宜居生活带，构建自然-文化-服务高

质量旅游带，打造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消费区。② 面

对全球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把“中脊带”南北联通向的巨大空间建设成为国

家战略安全带成为必要。“中脊带”东侧边界距离海

岸线从100—1000 km不等，因此能有效避防海平面上

升带来的灾害与风险。“中脊带”穿越众多山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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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的国防空间价值——其可以在空间上对“老三

线”进行延展，打造成为中国“新三线”防御地带。

（5）“中脊带”要创造并形成区域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模式。由于现代快速、方便的交通、信息与物

流，打破过去联通的限制，打破以农村市场服务为中

心的“中心地”理论成为可能。一个城市不再是仅仅

与其周边地区紧密关联，而是在功能、信息、物流、

文化等领域跨地域空间进行联系。“中脊带”的新型

城镇化要强调适宜性、差异化、个性化的特色与高质

量发展，宜居、众多小城镇既在空间分离又在物流、

资金、信息、人员上联系的“群”与“带”。

（6）把“中脊带”发展战略与国家其他战略相对

接助力复兴梦想实现。“中脊带”发展模式要适应新

时代的要求，要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要求，要适应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在“中脊带”要进行

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人口-文化全域发展整体未来

规划设计，把新型城镇化、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

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起来，把北部的中蒙俄经济走

廊、西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发展贯穿起来，实现人-地

协调平衡的共同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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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develop the west of China and how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China is a long-

standing topic. More than 80 years ago, Mr. Hu Huanyong researche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agricult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the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450 million people and arable land at that time. Today, what 

we cal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is by no means the issue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lanting industry, but the issue of how to put 

forward new business forms and new high-quality developments that are suitable to the western region unde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This study combines Hu Huanyong Line with Mid-Spine Belt of Beautiful China (MSBBC) and expounds different themes 

under different times background. Hu Huanyong Lin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dden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dividing line in modern China as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ountry. MSBBC is the strategic need of the new land space planning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new era, and is the strategic move to reduce the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ast half and the west half.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Taking the MSBBC as the pioneer and demonstration 

belt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2) Taking the MSBBC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ified and differentiate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ing pattern; (3) Building the MSBBC into a hub channel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4) Building 

the MSBBC into an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belt, a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belt, and a new livable living area; (5) Constructing 

the MSBBC into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6) Connect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MSBBC with other 

national strategies to help realize the dream of Chinese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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